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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后我和仇人的儿子有场水晶之恋

小 娅 口 述

逝去的悲剧

当童话把一串象征我们婚姻的水晶项链系在我的脖子上时，

那一刻，我们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和伤痛

之后，我和杀父仇人的儿子走到了一起。

那次，厂里交给父亲和杨连杰所在的技术小组一项任务，要改

进一下厂里柴油机系列产品的涡轮部件。父亲接受任务后，和往

常一样一头扎进了设计室。但在一个关键参数上，他和杨连杰发

生了争执。这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，他们吵得很厉害，吵

嘴很快从单纯的技术争执升级到谩骂。最后，在人们的围观中，杨

连杰怒不可遏地把一个茶杯摔在地上，忿然离去。

后来，杨连杰的几套设计方案都未获通过，他认为是父亲从中

作梗，对父亲的怨恨更深了一层。

父亲死的时候是 年冬天的某个下午，那天天很阴暗，凛

冽的北风刀一样地削过灰暗的天空。父亲那时正在厂里的设计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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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：

里画图纸，周围没有一个人。他的头埋得很低，以至于对悄然逼近

的死亡毫无觉察。

一阵脚步声让父亲从图纸中抬起头来，见到来人，他忙打招

呼：“是连杰啊，你先坐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，咱哥俩好好聊聊。”杨

连杰走到父亲身后。父亲头也没抬：“你帮我看看，有几个数据可

能还要推敲推敲。”

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阵剧痛从父亲的头顶迅速传遍他的全身。

他扭过头去，看见的是一张因为仇恨而扭曲变形的脸。杨连杰举

起榔头，凶狠地在父亲的头上连砸数下。鲜血很快模糊了父亲的

眼睛，求生的本能使他挣扎着往外跑，但很快又被杨连杰拽倒在地

上致命的榔头继续砸在父亲的头上，鲜血淹没了父亲微弱的呻

吟

听到呼救声后赶来的人一边扭住杨连杰，一边迅速把父亲送

往医院。在医院里，父亲昏迷了四天四夜，终因伤势过重，含恨离

世。

母亲后来告诉我，她永远也忘不了凝固在父亲脸上的痛苦惊

愕的表情。后来，杨连杰被理所当然地判处了死刑。执行的那天，

全厂的人都去参加了宣判大会。母亲抱着父亲的照片，失声

“你睁开眼看看啦，政府为你报仇了，为你报仇了！”

杨连杰被执行死刑后不久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不声不响地调

回了衡阳。

晶莹的爱情

年夏天，我中专毕业了，分配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厂里，

但这个时候工厂像一个病人膏肓的病人，看不到一丝生气。我进

厂时，厂里的生产就是开开停停，工资早已几个月没有着落了。在

这样的环境里，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，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押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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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每况愈下的厂子里。

年春节刚过，我就揣着母亲平时节衣缩食省下的

元钱，动身南下。我试图靠自己的打拼在那个热潮涌动的地方觅

得一席之地。

在深圳街头，我背着大大的旅行包，满脸倦色。我先后到了十

几家应聘的单位，人家一听说我只有中专学历，头就摇得像拨浪

鼓。几天下来，我沮丧极了，我甚至想，回去找个人嫁了算了。

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报纸。上面一则招聘文员的启示让我抱

有最后一线希望，在去那家公司的路上，我想，如果这次不成，我就

要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了。

接待我的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，高高的个头，眉宇间舒

展着一股英气，眼眸很深，像一汪蓝蓝的湖水。他让我填写了一张

报名表，又问我会不会电脑、英语。我点了点头。在我握住门把手

将要离去的时候，我忽然折转身来，轻声说：“我可以暂时不要工

资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太需要一份工作了。”小伙子盯住我看了一

会，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张名片，说：“上面有我的电话，三天以

后再找我吧！”我激动得像一只小鹿，拿了名片就往外走，连谢谢也

忘了说。从那张名片上，我得知他叫童话，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经

理。

三天后，我打电话找到童话，他告诉我被录用了，第二天就到

公司去上班。放下电话时，我觉得天一下子蓝了许多。

我进公司两个多月后的一天，一名主管告诉我，本来我是进不

了公司的，因为童话在老板面前替我说了很多好话，还说我们是老

乡，老板才破例答应的。

自此以后，我一直对童话心存感激，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，好

好谢谢他。可是童话每次跟我说话时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

子，好几次我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
那天下班，我故意磨磨蹭蹭挨到童话出来。他的办公室在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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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时父亲就岁。他

间，同事中总是他最后离开。他有些惊诧地问我：“怎么还没走？”

我绞着手指头，半响才说：“我想请你吃顿饭，谢谢你帮我。”他听了

灿然一笑：“算了吧，你的工资又不高，能省就尽量省吧。”他的体贴

让我有点感动，我顿时就觉得有一只温柔的手在心尖上轻轻抚过。

但我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童话轻轻拉了我一下：“走吧，我请客。”

我们找了处僻静的小酒店，菜上齐后，童话问我：“我可以要点

酒吗？”我看着他，点点头。童话要了一瓶长城白干和两个酒杯，对

我说：“你也喝点吧！葡萄酒，助助兴而已。”在我们干完了一杯后，

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帮我？”他顿时神色黯然：“因为我看到你的家庭

成员一栏里只有母亲，这跟我一样。”童话猛地灌了一口酒，举起酒

杯轻轻摇晃着，眼睛盯着杯中左右晃动的酒。后来，他一直没说

话，我们在沉默中抿着酒，菜几乎没有动一下。我想，在童话的心

里，一定有很深很深的痛，是我不小心触动了他的痛处。

尽管那次的接触后我对童话的过去仍然一无所知，但我明显

地感觉到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在一步步缩短，他看我的眼神也温柔

多了。后来，我们在一起的次数渐渐增多，我慢慢知道他老家在衡

阳，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公司，那时才

去世了，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。相似的命运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共

同的支点，我们相爱了。

这一年我过生日，童话给我买的礼物是一大包喜之郎果冻，全

是水晶之恋的那种。他还夹了一张纸条：“现在我只能用水晶之恋

的果冻来表达我对你不变的爱，等有钱了以后，再给你买一串水晶

项链弥补。”那个时候，我哭了。在清贫的岁月里，两个人的名字靠

在一起，就是温暖的爱情，就是月光下幸福的星辰。这一切，对我

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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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人，你不要走

不知不觉，我来深圳快三年了，这期间我一直没回去过，即使

是春节。童话也跟我一样，他说回去一趟两个人要花两千多块钱，

还不如把这些钱攒下来。

我和童话相恋后不久，给母亲的信中就多了一个内容，那就是

童话。后来，童话几乎成了我家信中的主要内容，连天热的时候，

童话跑到办公楼外给我买冰淇淋这样的事我也会不厌其烦地写上

满满一页纸，然后寄给母亲。我想让母亲分享我爱情的幸福和甜

蜜。

年春节前，母亲写信来，叫我和童话一定要回去一趟。

一来她很想我，二来她想见见童话。我和童话赶回家的时候，已是

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。母亲把我们迎进门，她盯住童话看了很

久。我发现她的目光里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狐疑，我原以为她会

夸我有眼光的，但她什么也没有说，给我们沏了茶就一声不响地进

了厨房。母亲的这种神态有些反常，这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

我起身跟进厨房，楼住母亲问：“妈，怎么样？”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母亲推开我。“童话呀！”母亲不作声，拿出锅子就准备煮饭，但我

发现她却忘了淘米。“妈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”我心里疑云密布。

过了很久，母亲迟疑地说：“小娅，我总觉得童话像一个人。”“像

谁？”“杨连杰，就是害你父亲的那个人。”我半晌才回过神来：“不可

能吧？他可姓童啊，又不是姓杨。”母亲也附和说：“对呀，天底下没

有这么巧的事吧！

童话这时挤了进来，他笑着说：“你们谈得这么亲热，是不是在

说我呀？”母亲表情淡淡地，一边摘菜一边问：“小童，你老家在哪

儿？”“衡阳。”“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“还有一个母亲，我四岁时父亲

就去世了。”“你爸爸姓什么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“我爸爸姓杨，生病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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啷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万

的，后来我就跟妈妈姓了。”母亲这时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扭过头来

问：“你妈妈姓童？是不是叫童自清？”“对呀，阿姨怎么知道的？”童

话的回答里含着一种兴奋。刹那间，母亲的脸变得惨白。她身子

晃动了一下，眼看就要倒下，童话急忙上前扶住她。

童话的回答犹如一声巨雷炸响在我的耳边。我顿时觉得自己

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手中的碗“

万没有想到，母亲的猜测竟是对的，我爱上的竟是杀父仇人的儿

子！

童话被这个场景吓得不知所措，他连声问我：“怎么回事？怎

么回事？”母亲这时回过神来，她揪住童话的前胸，两个耳光狠狠打

在他脸上：“就是你那个畜生父亲，杀了我丈夫，杀了小娅她爸！”童

话一下子被打懵了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身子一动不动，任凭母亲撕

扯。母亲断断续续的哭闹让他隐隐听出了事情的原委，他嘴里喃

喃着说：“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”

。

过了很久，母亲哭累了，童话这才开口说话：“阿姨，如果这一

切都是真的。请允许我代我那个罪恶的父亲向您赔罪。”说罢，他

跪了下来，深深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。他站起来时，眼里已经噙满

泪水，对我说：“娅娅，我不配再爱你！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的声

音有些颤抖，他转身拉开门，冲进茫茫夜色中。一股冰冷的风顿时

灌了进来，让我一连打了几个寒

童话第二天就回了衡阳，我去车站准备送他时，他已经坐凌晨

三点的早班车走了。那个春节，我是在一种压抑郁闷的气氛中度

过的。春节刚过，我就到了深圳。

但是，我再也没有看见童话在公司里出现。他的那间办公室

的门还是紧紧闭着，后来开了，出来的人却不是童话。

大约是两个多月后，我收到一封没署地址的信，看邮戳是从西

北某城市寄来的。我拆开一看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“一切都是真

的。忘了我，祝你在下次水晶之恋里快乐幸福。”信上没有署名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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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改变了

我知道是童话。我盯着“水晶之恋”那几个字，以前快乐的一幕幕

飞快地掠过眼前，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我本想让时间的流逝来冲淡我对童话的爱。但我失败了。随

着日子一天天走远，我对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反而像江南春天里

那淡淡的薄雾天气，在心里慢慢潮湿起来。回忆中的童话，依然是

那样的鲜活、温暖。没有童话的日子，我心里空空落落的。我想，

我这一辈子真的离不开童话了。

我开始为捍卫我们的爱情找理由。其实，童话也是无辜的，他

没有义务代父受过，况且，他的父亲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我把

这些理由写信告诉母亲，希望她能接受童话，但遭到了母亲的断然

拒绝。

的。

我决定去找童话，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衡阳，按照童话以前

给我的地址，我辗转找到了他的家。在那间低矮阴暗的平房里，童

话的妈妈看上去十分苍老。我的到来让她有些局促不安，显然，她

已经知道我和童话之间的一切。看着她的皱纹和粗糙的手，我心

里酸酸的。我不知道，在丈夫死后，她是怎样带着童话艰难地走过

来的。“阿姨，我知道您撑到现在，很不容易⋯⋯不管父辈之间有

过怎样的恩怨，做儿女的是无辜的。我爱童话，我希望您能答应我

的要求，我不想让仇恨的悲剧在我们做后辈的身上重演。”童话的

妈妈紧紧抱住我，眼泪滴在我的脖颈上，湿漉

在童话的妈妈帮助下，我在那个西部城市里找到了童话。那

时童话正在一家卸煤厂当装卸工。天气很热，他裸着的背黝黑发

亮，汗珠亮晶晶地反射着阳光，灼痛了我的眼睛。短短几个月，他

变得又黑又瘦。我远远地看着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童话转过身

来，发现了我。他怔了一会儿，一下子扔掉铁锨，飞快地跑过来，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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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紧地抱住我。那一刻，我把脸贴在童话满是汗珠的胸前，放声大哭

起来。

后来，童话离开了那家卸煤厂。他很快在一家外企谋到了职

位。我先后做过钟点工、售货员、报刊投递员。再累再苦，我都很

满足，因为我能够和童话在一起。

在这个城市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有放弃说服母亲的念头。

两年时间里，我先后给母亲写了上百封信。我的努力没有白

费，慢慢地，母亲的语气不那么强硬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母亲说：“你

们自己的事，自己看着办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”得到母亲这句话

时，我真是欣喜若狂。

月，我和童话决定回去办理结婚登记。临行前，童

话忽然对我说：“我想把我妈也带去，我们要到你父亲的坟前去忏

悔。”我把童话的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母亲，母亲说：“让她来吧，既然

亲戚结上了，还记那么多仇干什么？”我想，我了不起的母亲说这句

话的时候，该付出了多么大的勇气啊！

厂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童话的妈妈。大家见面的时候

都有些小心翼翼，尽量不提那段伤心往事，只是一个劲地感慨，

多年过去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童话的母亲还带来杨连杰在看守所写的一封长信，十几页的

信纸上，全是他的忏悔。他说：“我亲手毁了两个家，我愿意以死来

谢罪。”母亲看到这封信后，和童话的妈妈抱头痛哭起来。我相信，

在那哭声里，饱含着两个苦命女人百感交集的沧桑。

在父亲的坟前，童话和他的母亲长跪不起。他们把那封泛黄

的信点燃，直到它变成一只只黑蝴蝶，在父亲的坟上久久盘绕。我

想，人世间所有的美德中，也许宽恕是最能震撼人心的。人们在宽

恕别人的同时，也把自己从仇恨的泥潭里拯救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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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抱之后，我们天涯各路

小 新 口 述

感情也许可以经受岁月的锤打，却承不起心灵的折磨。爱，依

然是爱着的，只是那爱已不是往日单纯的付出了。与其在日后想

尽办法补偿，不如早早放手，解放心灵的制约。

岁了，不是不认识何晴并非我的意愿。其实，我那时已经

想找女朋友，不想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。可是，一个“谈”字对我

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。我是警察，没有更多的时间面对某个女孩

的柔情，而我又是很惟美的人，要谈就全心付出，要么干脆就不谈。

可何晴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找来了。

她是报社的记者，在我们侦查一起贩毒案时，为了采访，千方

百计加入到我们的行列。很快我发现，不管有多紧急，何晴都能保

持平静异常的心理。这是我们做了多年干警的男人都很难做到的

事。

那天，我们终于得知贩毒头子将于晚间出现在某村某间民房，

于是，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。可罪犯很狡猾，相互间有暗号，否则

绝不开门。当然如果硬攻我们的人也够，但那样损伤较大。据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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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消息，他们有两把手枪

。”一筹莫展

“要是能让罪犯打开门，什么事都好

办。”小周自言自语。“废话，你这是老鼠想给猫系铃

的队长训斥了一句。

“可是，如果一个女人去找自己的丈夫，也不足为奇。”我低着

头，装作无意识地说。

十几个人的目光一齐射向何晴。“跟我来。”何晴谁都没看，说

这句话时，人已走出暗处，向罪犯所在的房子走去。阻止是来不及

了，队长狠狠踢了我一脚，命令大家“跟上！”。

何晴看了一眼围在墙边的我们，用力敲打着门板，大声而焦急

地喊道：“大哥，大哥快开门。孩子病了，嫂子让你快回去。大哥，

孩子病了，嫂子让你快回去⋯⋯”“你大哥是谁？”一个男人一边开

门一边粗声粗气地问。

很快，我们没费一颗子弹就将罪犯抓获。事后，队长命令我向

何晴道歉，我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其实就算队长不说，我也会向何晴

道歉，毕竟，那个玩笑开得有些过火。如果何晴出了什么意外，一

切责任将由我来承担。

在报社的楼下等了许久，何晴才出来。看到我，她并不吃惊，

就好像天天见面一样，没什么表情地走过来等我开口。那一刻，我

真想不明白，相隔了两星期再次见面，连我这个大男人都多少有些

激动，她竟能淡得没一点热情。

“我来向你道歉，那天我不该让你去冒险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

事先准备好的种种道歉方式都被这女人的冷静搅得记不起来了。

那一刻，我有些恨自己自作多情，竟从城东骑了近一个小时的车跑

到城西向她道歉。“这么远来只为向我道歉吗？”转过身去，她眼角

的笑意竟是带有恶作剧般看穿一切的嘲弄。

我的脸蓦地红了。等待她时的不安和见到她的慌乱，已让我

明白：这一次，之所以不带任何怨言地真心道歉，都只为自己已

喜欢上她，懊恼的心绪一下涌上来，语气便不再客气：“你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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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别的吗？”“一起喝杯茶好不好？”原来她温柔的语气是不容人

拒绝的。不敢看她的眼，我匆匆点了下头。

我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茶，只是从没有如此不可阻挡

地喜欢上一个人。

接下来，我便常常在报社的楼下等何晴。我从来不知道，默默

地注视一个人竟是这样地幸福。

幸运的是，何晴的父母对我也很好。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，惟

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何晴有个好的归宿。休息的日子，我总是泡在

何晴家，和她妈妈一起弄几样好菜。自从父母在追缉罪犯中双双

殉职后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馨。我越来越迷恋何晴的家了。

很晴朗的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去逛街。何晴挽着她父亲，我挽着

她母亲，那种相互依靠的感觉宛若我正重新成长。幸福中的我没

有注意到，一双恶毒的眼睛正盯着我。当我感知时，一切都已发

生，何晴的母亲推开我，替我挨了一刀。刀口并不深，可是因为突

然倒地迸发脑溢血，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

医生告诉我们这消息的时候，何晴的手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，

没看我一眼。我不敢上前，不敢说话，看着何晴的泪一滴滴打在地

上，我的心也如落地的泪珠，四处飞散。

同事告诉我，整个事件是一次寻仇，因为我从线人那里探知了

所以，我成了他们仇视的目贩毒头子的踪迹并将他们一网抓获

标。

悄悄退出医院，我找来两个办事稳妥的朋友请求他们帮何晴

料理她母亲的一切后事。我以为何晴此时最不愿见的人就是我。

葬礼那天，远远地看着悲痛异常的何家父女，我宁愿埋葬的是我，

我太清楚突然间失去亲人是怎样的一种滋味了。

两个月后，何晴写来一封信，告诉我，现在她生命中最看重的

是亲情。她说：看着父亲一天天苍老下去，那种心痛比看着母亲逝

去更加深切，更加难以承受。所以，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感情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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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失去了她的感情，可是，在

都将不再记忆，不再拾起。信末并说，她和她父亲祝我一切顺利。

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已没有选择的权力。可我忍不住仍要踱到

何晴的窗下，远远注视着那扇或许有她或许没有她的窗子。我所

有的感情都在那里了。有时，能看到何晴，我会痛着心躲在树后，

我只想远远地看看。不知道这样过了有多久，在一个夜晚，我被五

个男人围住，没有一句话，他们动手打我。任由他们的拳头上下翻

滚，我惟一的思维是，离开何晴，生命于我已是一片空白，生与死都

不再是个难题。在倒下的那一刻，我却听到何晴的声音：“不要

⋯⋯”当我慢慢醒来，队长告诉我，从五个汉子手中将我救出的是

何晴。他说，何晴一直知道我在她窗下，她看到我被围击，让她父

亲报了警，自己则抓了一根棒子冲了过去。目击者说他们从没看

到何晴如此冲动，如此不要命，连罪犯都说她当时像疯了一样，没

人敢上前跟她拼命。

许久，我终于放声痛哭，何晴是爱我的。在我苦苦挣扎于心里

的责问和失去的痛苦时，她也同样挣扎在取舍之间。一度，我以为

多年的生命中，我第一次深切知道

什么是“生死相随”。泪水洗过，我感觉到幸福，疼痛般的幸福。

痊愈后，我去找何晴，依旧是等在报社的楼下。见到我，她就

好像天天见面一般，淡淡地走过来。“我，刚巧路过这里。”我说。

她轻笑着点点头。“一起喝杯茶？”我建议。

她轻笑着摇摇头。

曾经拥有的一切真的都已不在。我低下头去。

“我的舍，跟感情无关。我仔细想过了，如果让你放弃这份工

作，你会更加对不起你的父母，还有，我的母亲；如果你不放弃，我

又不能确定会给父亲一个安稳的晚年。”

说完，何晴上前轻轻拥住我。一滴泪落在我的耳边，痒痒地撕

裂着彼此的心。

何晴要的不过是像水般一点一点清澈而欢畅的流淌，可我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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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她的只会是可怕的回忆。感情也许可以经受岁月的捶打，却承

不起心灵的折磨。爱，依然是爱着的，只是那爱已不是往日单纯的

付出了。与其在日后想尽办法地补偿，不如早早放手。我们是常

人啊，不可能不将曾经的记忆带进今后的生活，何晴怕自己走不出

母亲因我而去的阴影，更怕我把补偿的包袱背负一生。

在爱情的天平上，何晴比我更惟美，爱得也更深。紧紧拥住何

晴，心里比任何时候都凄楚。因为，一拥后，我们将天涯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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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那些恶梦般的日子

兰 子 口 述

叶子一连十个电话邀我去杭州。叶子是我师范时的同学，毕

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，并迅速和一个老实巴交的同事结婚，又迅速

离婚，迅速得让我们目瞪口呆，反应不过来。叶子离了婚又迅速和

同校一数学教师留职停薪闯江湖，去杭州做了导游。

按理说，我也算半个“知识分子”，应该有些头脑，不应该轻信

叶子。可叶子的心理战术太厉害了，而且，我是个很自负的女孩，

我期望我的美丽在外面的精彩世界能有些奇遇。我的冒险精神注

定了我一段时期的命运。

到杭州后经叶子的介绍，我成了远东旅行社的导游小姐。刚

开始，我对导游生活充满憧憬，一有空就看旅游杂志，学英语。叶

子也挺关照我的，还带我去“见习”。那天叶子带我陪着某企业集

团董事长游西湖，叶子和董事长似乎挺熟，一路摸摸捏捏，简直就

像亲热的一对儿。在断桥上，董事长碰见熟人聊天去了，我就不解

地问叶子：“导游就这样吗？不用带大队游客，手拿话筒，一路讲

解？”叶子浅笑说：“告诉你吧，一流导游不用走，山珍海味送上口；

二流导游陪贵客，悠哉游哉也享受；三流导游带队伍，磨干嘴皮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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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先生，请你尊重我。”“⋯⋯”北方老板吃惊地张大嘴

辛苦⋯⋯”我刹时明白了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啥滋味都有。

叶子见我不说话，就凑在我耳边说“什么时候你做一流导游了，别

忘了请客哟。”说完，掩着樱桃小口笑嘻嘻地跑到董事长身边去了。

次日，周总就让我单独出马了：做一位北方老板的全陪游西

湖。在西湖柳影里，北方老板说来说去就有些放肆了，手也开始往

我身上摸。我本想婉转拒绝当作不知算了，岂知他见我不作声，动

作竟越来越粗鲁，从攀肩勾背到隔着我的薄衫摸我的胸脯。我脸

一寒，

你们不就是干这的嘛？⋯⋯你们老巴，半晌才说出声来：“你

板没告诉你吗？他要你‘全陪’的⋯⋯”我吃了一惊，也不管客人不

客人，扔下他就走了。

回到大酒店，我收拾行李想走，叶子轻叹一声：“你迟早会知道

的，你要想开些。全陪又有什么呢，只要能挣钱。”

我不再理她，加紧收拾行李，我没想到，叶子竟欺骗了我。

“兰子，你最好别走。”叶子淡淡地望着窗外，我不由顺着她的

目光朝楼下看去，只见楼下几名戴墨镜的人走来走去。“自从你当

了导游小姐那天起，你就不是自己的了，他们总有办法让你走不

了，明的，暗的⋯⋯”

见我发怔，叶子拍拍我的肩，说了一句：“听我的话，只要能挣

钱，别太当回事。”

叶子走后，我中了魔似的怔了半天。黄昏时分，我失魂落魄地

走出大酒店，走到西湖边，虽然我肯定身后不远处有人监视我，但

我仍不能自已地痛哭流涕。后来，我分不清哪是西湖的水，哪是我

的泪⋯⋯

在远东旅行社做了半个月，周总 我的表现很失望，客人也纷

坏女孩走口方，好女孩上天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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